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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阿Q精神的自我胜利法


[摘 要]人都有寻找精神胜利的冲动。阿Q在封建势力钳制下，这种寻找的冲动更猛烈，虽然是不自觉的对历史痼疾的张扬。阿Q本可少些这种冲动，但赵太爷们的“铁屋子”老是进不去，反而更激发了他的这种冲动。阿Q在进入“铁屋子”过程中，屡受欺凌、侮辱，于是，他泪往心里流，盐往伤口撒，以自我安慰，自我解嘲、自卑自大的方式来消解自己的苦痛。因此，阿Q的“精神胜利法”并非愚昧麻木的表现，而是力达目的不得后的反讽，是他生命得以延续的法宝和链环。
[关键词] 阿Q  精神胜利法  中国式封建农民
一、阿Q的“精神胜利法”—— “自我安慰”

阿Q是一个“割麦便割麦、舂米便舂米、撑船便撑船”质朴勤劳的人，连“老头子”也颂扬他“真能做”。所以，他也具有一般农民的特征：安分守纪，勤劳为本，想过平安日子。但在封建钳制势力、麻木看客逼迫下，阿Q想以勤劳“注重社会中的人伦和世务”的命运常常被鄙弃所毁灭，因此他内心深处常常泛起一股奇怪的情绪——寻找个体的精神家园（也许就是为了消解痛楚的情绪），即文章中表现出的一些古怪自尊的“精神胜利法”。阿Q无家无室、无亲无故、孤零只身，住的是土谷祠，靠打短工为生，狭小的生活圈子，太多的身心苦痛反弹出他有点偏激想法：“所有未庄的居民，全不在他眼睛里”；甚至有些荒唐：我的儿子比赵太爷钱太爷的儿子会阔得多！这反弹出的自尊的想法确有“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”(德国诗人诺瓦利斯语)、“我生本无乡，心安是归处”(白居易诗)的旅迹。这是情理之中事。阿Q注重人伦和世务而不得的根源及苦痛除了使人感到悲哀外，难道就不能引起人们的警醒和同情？他沉落心底的“精神胜利法”对于一个赤农来说是否是愚昧麻木？本文想就此问题作点简要的阐释，以就教于方家。阿Q大约记得自己是姓赵的，细细地排起来他还比赵大爷长两辈。头一天他喝了两碗黄酒，为本家赵太爷儿子进了秀才手舞足蹈地说了“他也很光彩”的活，并引起几个旁人肃然有些起敬，哪知第二天惹得赵太爷满脸溅朱，跳过去给他一个嘴巴，并喝骂道：“你怎么会姓赵！——你那里配姓赵！”自此以后阿Q就不敢有姓了，使他注重的人伦和世务受到了第一次打击。西方国人总是把个人名字写在姓前，姓只作为名的副件，或干脆舍去。他们在名字里也要张扬一下人的个性。而中国人则必须把家族的姓写在名前，否则就有辱没祖宗或是有“野种”之嫌。看来，中国人的名姓只是个氏族符号，对个人意义不大。阿Q不想辱没祖宗和做“野种”，总想做一个承继祖宗的孝子，于是记起自己大约姓赵，想以此姓进入未庄这间“铁屋子”，争取未庄人所该有的人格和生活，享有基本的人伦和世务的权利。然而阿Q想错了。阿Q没有想到他的人伦和世务是要封建主义余孽们颁发“通行证”的。在此使人想起了艾青的保姆“大叶荷”。 保姆的名字竟是村庄的名字！中国妇女除了几个被皇帝宠着的有名姓之外，大约只有“某氏”的称呼吧。男人们没有把她们当平等的人看，她们只是个附庸或是“一件衣裳”，即便是被皇帝宠着的有名姓的也几乎未例外。未庄的阿Q此时终于被逼得变成了女人，而且还是如同“大叶荷”般的女人。女人还有被人亲近的时候，而阿Q却从来没被人亲近过。这是何等的侮辱和悲哀啊！阿Q力争与赵氏享有同样的精神家园之艰难可见一斑。从后来终至于阿Q名字不知怎么写，籍贯不可考可见，阿Q始终未能融入未庄这间“铁屋子”，在赵太爷眼里他始终是个异类，说白了他始终是个“野种”。阿Q的种种努力可以证明，他多么想依托长着癞头疮的头颅去撞开这密闭的“铁屋子”，想变“野种”为“家种”，然而阿Q却屡撞屡败，阿Q是不太笨的，甚或有些机智和幽默，或俗称之为“农民式的狡猾”，并不是人们所说的很愚昧、很麻木。他被人“照例去碰头”时歪着头说“君子动口不动手”；当老尼姑追赃时，他说“这是你的？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”就是例证。不信你到当今农村去找一个真正愚昧麻木的人试试，他能有这般言语？阿Q倒像农村那些狡猾且有些无赖的“土痞子”。所以，我们说：当阿Q无路可走时，或曰注重人伦和世务不得时，他就去寻找自己精神的家园——即用“逍遥”的“精神胜利法”去消解眼前的痛楚。把眼泪往肚里咽，把盐往自己伤口上撒，不是愚昧自贱、麻木不仁,而是一种“自我安慰式”的共同心理素质的“精神胜利”的方式。“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‘谱’的结晶，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固习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。”
二、阿Q的“精神胜利法”—— “自我解嘲”

封建社会的固疾在中国土地耕耘了上千年，谁也否认不了二者对一代代传承的中国人有着深刻的影响。尤其是缺乏求生意志，不尊重生命劣根性流毒最深。这种痼疾在象阿Q这样赤农的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。“坏品行”影响着他对“精神家园”的觉解档次。他对假洋鬼子剪了辫子一事“深恶而痛绝之”，与假洋鬼子的母亲“大哭了十几场”、“老婆跳了三回井”保持着高度的认识上的一致。“辫子”是皇上定的规矩，岂能随便剪？可见阿Q在这方面有“做稳了奴隶时代”的人的属性，深得清皇帝的真传。阿Q本来也是“正人”，他对于“男女之大防”非常严格：尼姑、在外里走的女人、与男人搭腔的女人都是“假正经”。这种认识与中国封建传统规定：“男子居外，女子居内”、“男女授受不亲”何其一致！阿Q对赵太爷，地保的欺诈，用嘴反抗过，而终归是归顺。这说明阿Q具有想“做稳奴隶”的条件、“注重人伦和世务”的基础，然仍没做成奴隶，这是怎样的不幸啊！要说阿Q愚昧麻木这倒是算得。阿Q大约很早就认识吴妈的，在赵太爷家一个当舂米汉，一个当厨妈的日子肯定不会短，然相安无事。自阿Q拧了小尼姑的脸肉后，女人的“油腻”引发了他“本我”中希奇的想法；想和吴妈困觉。阿Q的“被蛊”，吴妈也有一半的责任：不早不迟在这个时候与阿Q谈闲天，又一直谈赵太爷家的女人，真是火上加油，引火烧身。而立之年的阿Q，想找个女人并没有错，且是合乎封建“人伦”的，何况找的对象是个“小孤孀”。可是在赵太爷所把持未庄这间“铁屋子”里，阿Q想实现人生最本能的“入世”愿望也成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。一来你阿Q是“铁屋子”外的“野种”，二来你阿Q“欺负”的吴妈是我赵家的小孤霜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在吴妈表明自己是“正经”人的广而告之之下，阿Q终被“蓬”了几“蓬”之后，剩下的就只有“赤膊磕头”的份了。假设阿Q没有“精神还乡”的办法——不是那么健忘，不善于说“妈妈的”，恐怕他早就上吊或跳河了吧。阿Q想和吴妈困觉使未庄变得“古怪”起来。“女人突然都怕了羞”，“酒店不肯赊欠了”，土谷祠的老头子似乎叫他走，尤其令他“妈妈的”是许多日子没有一个人叫他做短工。阿Q于是留心打听原由：还是一个穷小子小Don霸了他的饭碗。于是他将一腔的气愤发泻到了小D的身上。阿Q移植了赵太爷们的做法，象饿狼扑食般地扑上去（其实阿Q最痛恨狼的，可不自觉地自己也做起了狼），伸手去拔小D的辫子，似乎想撞小D的头。结果挨了饿的阿Q又瘦又乏与小D只打了个平手。本想打败小D，赢回“经营人伦和世务”“行状”，证明给那些狗眼看人低的赵太爷们看看自己的“有为”，结果事如愿违，终致于使他死了心——坚决地出门求食了，亦即以出门求食的方式埋葬眼前“妈妈的”事。阿Q在对待小D的问题上，确有点“妈妈的”。本属同一个“战壕里的战友”，却“同室操戈”。从另一方面看，字不识一个、只是画圈时才第一次接触笔的阿Q，又怎能看透他的肚饿是未庄赵太爷们“假正经”造成的呢？阿Q摩小尼姑新剃的头皮，拧小尼姑的脸肉，亦未必是愚昧麻木。他亦是向赵太爷、假洋鬼子、王胡学的，赵太爷不也是用这种轻薄方式经常侮辱他吗？别人欺小是维护封建秩序，阿Q欺小是想证明自己有能力“经营人伦和世务”，并且从中可以转化消解赵氏降临他身上的被侮辱的苦痛。别人欺小得一世的“快活”，为什么就不许阿Q欺小得一片刻的“逍遥快活”？阿Q与王胡比捉虱子，很有些滑稽。看似愚不可及，实则与拧小尼姑脸肉之行为有“异曲同工之妙”。一个双差生，当老师不问不理他时，他认为被集体抛弃，于是就会做出意想不到的事：无故欺侮小同学，与更差的学生比“丑”、比更无赖，他要以此证明自己还行。阿Q同样是以“比丑”的行动来证明自己还“行”。阿Q上述行为是“自我解嘲”不得的一种反讽。
三、阿Q的“精神胜利法”——“自卑自大”

阿Q从城里回到未庄，“沉细细的”将裤带坠成很弯很弯的弧线，虽有些来路不明，终于获得了未庄人“刮目相待”了。原避之如蛇蝎的妇女们“都眼巴巴的想见阿Q”。阿Q的东西都卖了，居然竟使赵太爷“不觉失声”地说话。这“中兴史”算是阿Q享有了“经营人伦和世务”权利和些许满足。他苦苦的“注重社会中人伦和世务”总算有了个出头之日。因他的“并不讳饰，傲然的说出他的经验来”（阿Q先前既然承认自己是“虫 ”，那又何必去充男子汉呢），又让未庄人觉得“不足畏”了，无意“经营人伦和世务”的“中兴史”也就只有昙花一现的命运，并把自己的小命也搭进去了。这“中兴史”也曾使阿Q明白一个道理：要想不被未庄闲人欺侮，不受赵氏们的嘴巴和棍棒，一定要有物质基础，一定要有使人羡慕的地位。阿Q本对革命“深恶而痛绝之”的，“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”，未庄的一群鸟男女很慌张，于是阿Q便向往“革命”，便主张“造反了”。造反的直接利益就是：未庄一伙鸟男女全都跪在自己的脚下；元宝，洋钱，床、椅，想什么有什么；想什么女人有什么女人。阿Q的“造反”向往终究被假洋鬼子的“哭丧棒”击得粉碎。阿Q虽不知道“革命”为何物，凭他的经验，他知道“革命”能给自己复仇并带来实在的物质享受和别人的羡慕。这是与赵氏们平起平座的资本，也是“经营人伦和世务”为人的“资本”。再者，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”。这是历史之必然。阿Q却“专在偏执”，总想进入赵太爷的“铁屋子”，他虽然独来独往，不吝去留，也想超脱现实，可他没有成为“若垂天之云”的地位和本钱，故而他的偏执既不够美丽也不够洒脱，甚至显得滑稽。但不管怎么说，阿Q确实是在“怀着永恒的胜利寻找精神的家园”的。
    综上所述，鲁迅先生塑造阿Q这么个人物形象意在揭示：不管封建势力如何反对，孱弱的国民仍有“注重社会的人伦和世务”的愿望；一旦失败，他们就会找到一种适合于自己消解苦痛的方式——“精神胜利法”，即让苦痛的身心龟缩到民族的“谱”中。这样说来，鲁迅这篇小说的主旨同样是揭露封建主社会吃人的本质。阿Q们的愿望是可悲的，其消解的方式也是可悲的。这大概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的含义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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